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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人诵读与汉代五言诗的关系
——以《古诗十九首》为例

文/曹茜

摘要：文人诵读存在于诗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它是作者创作诗歌时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诗歌最直接的

方式，还是读者赏诗、评诗的必要步骤。本文将结合汉代文人诵读现象，以《古诗十九首为》研究对象，分别

从文人诵读与五言诗的体制、五言诗的声音美与口头语特征、文人诗中的时代哀叹这几个方面来谈谈文人诵读

对文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文人诵读；五言诗；古诗十九首；诗体；声音美；抒情

一、吟咏雅好：汉代文人诵读现象

《汉书·艺文志序》曰：“汉兴，改秦之败，

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代是我国文学史上的

一个的重要发展时期。汉代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他

们招揽有才能的文士，对经学、文学典籍收集整理，

比如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群书，不仅为后人保留

了珍贵的典籍，还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汉

代文化事业百废待兴，文士诵读与解读之风也随之兴

起。

汉代的经生儒士主要传授五经，师生在诵读经典

如《诗经》的过程中，修身立德，体悟真知，这种传

统的学习方法自古有之。其中较为著名的记载有《周

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

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

这说明春秋时期，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就有诵读经典这

一课，但那个时候的诵读大多是为了培养在社交场合

可以“专对”的、有道德情操的人才。荀子倡导的读

诗方法“善为诗者不说”，“少不讽，壮不论议，虽

可，未成也”，“讽谓就学讽《诗》《书》也”。荀

子主张“善读诗者”，重在意会，既要深刻领会，又

要讽诵《诗》的文本。汉代师生诵读五经，特别是

《诗经》，更注重体会其中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

身的文学素养。东汉时期，文士们诵读的内容已不限

于五经，还包括《楚辞》等文学作品，比如，朱买臣

因为能解读《春秋》和《楚辞》而得到了提拔，汉宣

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代的诵读

活动不仅在宫中受欢迎，普通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

识文断字，都以诵读为好。据《后汉书》记载，冯衍

“年九岁，能诵诗”，贾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

五经本文”。连贵族妇女也主动参与，比如班婕妤

能“诵《诗》及《窈窕》《德相》《女师》之篇”

（《汉书·外戚传下》），而班婕妤自己也创作了

《团扇诗》。这代表着诵读的功能不断扩展，不再只

是修身养性，还深入人们的文化生活，从而影响到文

学创作。

诵读对于文人及文学的意义主要如下。首先，

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来说，有不少人是因诵读而成为

写作者，比如杨雄因诵读辞赋而加以模拟，成为汉代

重要的作家，另有不知名的文人本着“易诵读”的特

点创立了五言诗体，这一点在下文将重点论述。其

次，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来说，诵读文本更能体会诗

人的情意，在咏诵中体味诗歌语言的声音美以及融俗

于雅的风格美。再次，对于文人的精神安顿来说，诵

读是抒发文人内心情感的重要方式。东汉文人脱离政

治，更注重内心的安顿，无论是沉浸在闲暇时光诗意

地“吟咏”，还是对底层社会而发出的“哀叹”，都

是文人们与时代的心灵交流。最后，对于学术的发展

来说，诵读、解读文学典籍的风气，催生了一些有代

表性的文学作品注本，比如郑玄的《毛诗传笺》以及

王逸的《楚辞章句》，诵读成为学者成就学问的重要

途径，这一点与本题目无关涉，暂不做讨论。下面以

《古诗十九首》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诵读传统与文

人诗歌创作及欣赏的关系[1]。

二、短语情长：文人诵读与五言诗体制

音乐与诗歌的离合，自古就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变

化。俞平伯有言：“诗、乐之忽离忽合，造成二千年

之诗史。诗乐合则歌诵相兼，诗乐离则歌诵异趣。”

先秦时期的文学诞生便与音乐舞蹈一体，因此谈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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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学，通常并不区分诗歌与音乐，比如在研究诗歌

史的时候也可运用《乐记》《乐论》中的理论。到了

汉代，音乐与诗歌的界限逐渐清晰，文人诵读现象兴

起，不再受音乐旋律的限制，在诵读过程中文字的意

义开始显现出来。“歌诗”与“诵诗”的关系要从二

者的概念说起。

根据赵敏俐的定义，歌诗是以歌唱为主的诗，

比如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诵诗是以诵读为主的

诗，比如文人案头写作的作品。两者相比，诵诗在古

汉诗歌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加上各种体式的歌诗同时

又可以是不歌而诵的诵诗，并最终总是由于代渺声

遥，乐亡诗存，变成只能诵读不能歌唱的诵诗。从这

里可以看出，诵诗的概念是相对于“歌诗”而产生

的，简单来说，不配乐的（包括乐曲失传的）诗歌都

能称之为诵诗。在诗乐分离的同时，文人诵诗获得了

独立发展的空间：节奏、感情均需通过吟咏来体味。

汉代文人诗就是作者本着“易诵读”的特点而创作出

的“诵诗”，诗按照体制可将文人诗分为不入乐的四

言诗、五言诗以及七言诗等。在汉代，不入乐的四言

诗，有的因音乐散亡而成为诵诗，有的因政治需求而

被创作出来，其受到诵读影响较小，本文不做讨论，

七言诗、杂言诗等其他的诵诗也因篇幅有限，不做讨

论。而五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是流

传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诗体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文人五言诗最能体现文人在诵读

的过程中借鉴民间歌谣而再创作的过程，这使宫廷能

听到市井的声音，雅俗观念融合出新，汉诗语言艺术

至于纯臻，古诗传统由是诞生[2]。

那么从文人诵读的角度如何看待五言诗的创作？

朱自清先生在《朗读与诗》中提到：“四言为何停

止进展呢？我想也许四言太呆板了，变化太少了，唱

的时候有音乐帮衬，还不大觉得出；只读而不唱，就

渐渐觉出它的单调。”还有一种说法指出四言诗（周

诗）是由于模仿古琴粗拙的旋律而产生的，而这样的

体制如果脱离了音乐，就会变得僵硬和单调，做出何

种改变能让诗歌读起来更好听？有一种方法即是改变

诗歌的体制——将四言变为五言。加一个字，就能使

节奏变得舒缓，表达的内容更丰富，意义更完整，更

易诵读。在《古诗十九首》中，有许多句子本于《诗

经》，它们有的改写了原句，有的借鉴了句意，这些

诗句能比较有针对性地看出为了适应诵读，将四言变

为五言的需要，试举几例。

改写原句的，比如从“道阻且长”（《诗经·秦

风·蒹葭》），变为“道路阻且长”（《行行重行

行》），还有变为“大道夷且长”的（郦炎《见志

诗》），添一字更利于抒情，读起来会感到路更加坎

坷遥远，路上的时间也会十分缓慢。又如将“忽如过

客”（《韩诗外传》）变为“忽如远行客”（《青青

陵上柏》），从词语的锤炼来看，朱自清先生的说法

是“远行客”比“过客”停留的时间更短，而从整句

来看，我认为正因为远行客的稍停即走，句子更有忽

然之感，与“忽”字更好的呼应。而从诵读的角度来

看，“远行客”使得词语拉长，改变了节奏，诵读起

来句尾放缓了速度，长短相交，错落有致。短，是感

叹时间之短；长，是吟咏意味深长。借鉴句意的，比

如从“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暮）”（《诗经·唐

风 · 蟋 蟀 》 ） 变 为 “ 蟋 蟀 伤 局 促 ” （ 《 东 城 高 且

长》），马茂元在注释此句时称：

“局促”，不开展也。蟋蟀在堂，就是“局促”

的意思。秋季见寒，蟋蟀就暖，由旷野入居士内，

到了在堂，则是秋意已深，“岁聿其莫（暮）”的时

候，而蟋蟀的生命也就垂垂向尽了。“伤局促”隐喻

人生短暂的悲哀。两下参看，“蟋蟀伤局促”用五个

字表达了比原句八个字更丰富的意思，一个“伤”

字将句法由直陈变为抒情，抒发人生短暂之悲。与上

句连起来看，“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构成了对

偶的句式，读起来简洁而有意境，朗朗上口。在诵读

过程中，五言体的节奏轻缓地道出时命之感、时代之

悲。由此见得，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定是经过反复吟

咏与对比，从这一方面促进了五言诗语言的臻至。所

谓“深衷浅貌，语短情长”。

三、随韵成趣：五言诗的声音美与口头语特征

诗歌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由于音乐和

语言都是靠声音来表现的，王力先生在《略论语言形

式美》中，用音乐理论中“音乐的语言”提出了语言

形式美理论中“语言的音乐”。诵读当可以说成是一

种“语言的音乐”，声音和谐了就美，不和谐就不

美。整齐、抑扬、回环都是为了达到和谐美。诗乐分

离后，语言文字声音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从节奏韵

律来说，文人五言诗不再受音乐旋律的限制。据王娟

的说法，诗歌的表达方式中，“歌”是有伴奏正乐

（雅），而“谣”无伴奏的歌（俗）。而文人诗正是

中和了歌与谣——也就是汉乐府与民间歌谣的特点，

《十九首》语言的声音和谐之美来自雅歌，而单纯自

然好似脱口而出的风格来自俗谣。下面分别从节奏韵

律、口头语特征来分别说明[3]。

汉乐府的兴盛对五言诗的产生影响深远，它使

得诗歌创作时注意讲求音节的组合、韵律的协调。

首先，五言诗音节的组合在诵读起来整齐而富于变

化，五言诗的节奏一般为“2+1+2”或“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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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西北有高楼，上与

浮云齐”。其次，从《古诗十九首》中，可以看出平

仄的交错运用，读起来错落有致，如“今日良宴会，

欢乐难具陈”是“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其

三，《十九首》中还有叠韵的用法，如“徘徊”“踟

蹰”“彷徨”等，韵母的重复延长了听众耳际的感

受，表现了诗人苦苦思索的情形。其四，《十九首》

大多数都押韵，押韵是语言追求音乐性（声音美）的

最高表现。如《行行重行形》中：“相去日已远，衣

带日已缓。浮云遮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在偶句押

“-an”韵，且大多都是上声，语音辗转，意味深长。

特别是“思君令人老”四句，不管是久别还是诀别，

诗人深知在余生的漫漫长夜当中，任日升月落，恐怕

再难重逢。但若有朝一日何种巧合，真能再度相见，

我同样会感到害怕，因为那时我已体貌衰老，你我分

别太久，对你来说，我的苍老便是一夜之间的。如果

是那样，我宁愿永远不再幻想这样的场面，好好吃

饭，过好自己。连续上声的押韵，这更能读出诗人患

得患失、优柔反复，却又温和地想要维持自己在对方

心中年轻的形象。

民间歌谣的口头语特征，也是《十九首》作者

所吸纳的创作灵感。这些带有文人诗的色彩的语言，

同时也就是朴质而生动自然的人民口语的集中和提

高，谢榛《四溟诗话》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

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

意。”正是说出了《十九首》具有一种生动而自然的

口头语特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叠音的

运用。叠音又称叠字，指相同字（音节）的重叠。叠

音早在《诗经》中就被广泛应用，《十九首》更是俯

拾皆是，运用叠音的地方多达二十几处。如：行行、

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磊磊、郁

郁、浩浩、历历、迢迢、札札、脉脉、悠悠、茫茫、

萧萧、凛凛、区区等，还有一些是重复使用。叠音的

使用叠音使语意鲜明突出。同一声波连续作用于人的

听觉器官，会提高刺激的强度，也就是能使人获得更

强烈的感受。此外，叠音还使诗歌语音和谐流畅。相

同音节的重叠带有音乐性，在诵读的时候语流会显得

和谐悦耳。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

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

纤出素手。”连用六个叠字，顾炎武也称赞说“极自

然”，虽然连用较多，但六个叠字平仄交替，声音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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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起伏有致，故流畅而富有音乐性，不显得乱，让听

众缓缓看到诗歌描绘的一幅幅动人的画片和人物体

态，更显得感情深远。

 其次，是单纯自然的口头语风格。马茂元先生

说，“自然”是蕴藏在心底的人生经验和感觉在一定

场合中的触发和流露，而不是单凭文字技巧雕琢出来

的东西，它是显示生活中一种蓬勃的生气的具体体

现。胡应麟说《十九首》的语言“随语成韵，随韵成

趣”，这个“随”字正说出了口头语顺口而来的状

态，而这样单纯自然的诗句在《十九首》处处可见。

如：

今日良宴会，欢乐具难陈。（《今日良宴会》）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庭中有奇树》）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西北有高楼》）

四顾何茫然，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

建安诗歌也继承了这样的俊朗流畅的风格，比如

曹植的拟作中“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些诗

句即使放在现代，都是极为日常随口的。汉末文人将

雅歌与俗谣融合起来，将口头语“雅驯”，写成隽永

的诗句，这定是在一次次诵读与比对中完成的，也是

文人将诗歌风格逐渐转变为“易诵读”的体现。

四、失意沉吟：文人诗中的时代哀叹

东汉末年，经学衰落，文人不再愿意做统治阶

级的“俳优”。《后汉书·党锢列传》：“逮桓灵之

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士人们赋闲失意、寻求寄托，

都离不开吟咏诵读活动。有的人因寄所托，将对在动

乱环境下的失意之情，与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屈原联系

起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原至于江

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根据廖

群的论述，屈原的《离骚》乃至《九歌》都有可能首

先是由屈原本人在流放途中吟诵“发表”而为听众所

闻，并在当地流传开来的。而《十九首》中的《涉江

采芙蓉》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看，无论造句、遣词都

是从《楚辞》脱化而出，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这首诗是漂泊异乡的游子思念故乡之妻，写出

分隔两地而不能相见的愁苦矛盾的心情。诗歌的节奏

回环曲折，虽然与屈原的家国忧思不同，但相同的是

黑暗社会环境下身不由己的无奈与悲叹。首先，这首

诗沿袭了楚辞“行吟泽畔”的传统。“涉江采芙蓉，

兰泽多芳草”，“涉江”就是沿着江边，《本草拾

遗》：“兰生泽畔”，“芳草”也指兰。这些场景风

物与屈原“行吟泽畔”，即在水泽畔边走边吟诵，十

分相似。与楚辞的吟诵传播相对应，《涉江采芙蓉》

也很可能是诗人在江边采芙蓉，水泽旁采兰花时的兴

发感叹，不由得吟诵而出：在水草丰茂处满摘鲜花，

想送的人却不在，那么这美景香草该诉与谁、赠予谁

呢？当时寻常的回忆又涌现出来，但人生的道路还很

长远，恐怕直到老去也不能相见了。其中，“长路慢

浩浩”叠音的运用也增强了吟诵时的“长路慢浩浩”

叠音的运用也增强了吟诵时哀叹的感情色彩。

其次，这首诗歌象征着时代集体的哀叹。“同

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种流离失所、动乱时代的

悲哀，写出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代表着汉代处于社

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集体心声，这样的诗句在《十九

首》中广泛存在。如：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庭中有奇树》）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今日良宴会》）

亮无晨风壹，焉能凌风飞。（《凛凛虽云暮》）

汉诗背后，是一整个时代，而后世之诗的背后，

是先有一个诗人，然后才是时代。这不仅仅是失意文

人自己的感叹，同时也是整个时代的叹息，到了汉末

建安时期，这种沉吟哀叹之感，则更激切地反映在了

诗歌作品当中，体现了诵读、吟咏对文学作品及文人

的重要影响。

吐吟音不撤，泣涕沾罗缨。（曹睿《长歌行》）

旦则号泣立，夜则悲吟坐。（蔡琰《悲愤诗》）

长 吟 兮 永 叹 ， 泪 下 兮 沾 衣 。 （ 徐 淑 《 答 秦 嘉

诗》）

综上，诵读现象在汉代对文人及诗歌的创作和产

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穿插在文学活动的每一

个过程当中：诗歌创作因此更易诵读，诗歌传播因此

更触动人心，文人抒情因此更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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